
郑必坚同志的讲话

刚才费老
、

雷老同志的讲话很好
,

我很赞成
。

我主要是来祝贺的
,

祝这次会议能够开得成功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
、

副院长

郁文 同志都很重视这次会议
,

因为实在来不了
,

所以要我和秘书长刘启林同志代表中国社会

科学院
,

特来祝贺
。

学会成立十一年
,

这十一年辛苦不寻常啊 ! 那么今后十年呢
,

可以预期
,

应当是更加不寻常
。

如果我们这次会议
,

能够回顾十年
,

有所总结
; 又展望十年

,

有所规划
,

那就一定能够开成一次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带来重要积极影响的成功的会议
。

这是第一点
。

第二点
,

中国社会学能有今 日
,

毫无疑问是同社会学界广大同志们的辛苦努力分不开的
。

同时
,

我想我们大家还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

就是中国社会学能有今 日
,

也是同当年主持社

会科学院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和邓力群同志对社会学的支持
、

重视
、

推动分不开的
,

是 同中国

社会学的前辈及学科带头人— 费孝通同志
、

雷洁琼 同志在这十一年中焕发革命青春
,

作出

新努力
、

新贡献分不开 的
。

当然
,

我想我们大家还会特别深切地共同感到
:

中国社会学能有

今 日
,

尤其是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

同邓小平同志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的

著名讲话中关于社会学不应再被忽视而应当
“
补课

” 的重要提示分不开的
。

就以 我 们 社 会

学这十一年的成果来说
,

我拜读过一小部分
,

包括费老的
、

雷老的
,

我感到凡属比较重要 的

成果
,

都是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气息的
。 “ 重访江村

” ,

这就是时代气息呀 ! 几

年前我跟费老去欧洲
,

亲 自看到
“ 重访江村

” 以它所独具的中国乡土的而又新 鲜 的 风 采
,

引起欧洲学者们很大的兴趣
。

这种时代气息从何而来 ? 来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

来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中华民族伟大变革的新局面
,

也就是费老讲的
“ 大舞台

” 。

离开这

个 “
大舞台

” ,

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社会学
,

也就没有今后的中国社会学
。

第三点
,

关于社会学的必要性
、

重要性
,

刚才雷老强调指出了
。

在这个问题上
,

我们的

胡绳同志
、

费老同志
、

雷老同志
,

以及在座的和今天不在座的其他许多同志
,

曾经发表过许

多精辟的见解
。

这里我只想简要再说一点
,

就是关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必要性
、

重要性

的问题
,

我认为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所取得的若干条重要历史经验教训当

中的一条
。

是否真正承认这个必要性
、

重要性
,

是否充分估量到这个必要性
、

重要性
,

是否

能够把对这个必要性
、

重要性的认识落实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当中去
,

这是我们是否正视建

国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问题 之一
。

经验和教训证明
,

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必须建立
,

必须坚持
,

必须发展
,

并且必须力争逐步

有较大的发展
,

这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
。

因为它有利于我们在纷繁

复杂和不断变化的众多社会矛盾面前保持清醒
,

有 以善处
,

立于主动地位
。

因为它有利于我

们的社会稳定
,

在稳定的前提下协调发展
。

因为它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成熟起来
,

愈来愈

显示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
、

生命力
,

从而也就能够更加强有力地抵御国际反动势力的
“ 和

平演变
”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
。

所以
,

我们的社会学确实是必要的
、

重要的
,

而不是不必要不重要的
,

不是可有可无的
。

这样一条历史经验教训
,

我认为无论如



何不应当忘记
。

不能因为我们的社会学工作还有这样那样需要努力加以解决的不足
,

或者某

些方面还有这样那样需要认真加 以克服的偏颇
,

就忘记
。

第四点
,

关于面 向九十年代
。

费老刚才讲的
“ 红领巾

”
精神

,

雷老讲的进取精神
,

都使

我很感动
。

这种向前看的精神状态
,

进取的精神状态
,

就是要我们面向未来
,

首先面对九十

年代
。

九十年代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 当然可以从多方面来领会
。

但就社会学来说
,

我感

到有这样一个突出的问题
,

就是能不能够在九十年代这个关键时期
,

帮助我们的民族
、

我们

的国家
、

我们的党和政府
,

在实践的基础上
,

逐步形成一整套适合国情的
,

适应社会主义现

代化需要的
,

体现两大文 明建设紧密结合的
,

体现现阶段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社会政策
。

这个

问题
,

应当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 了
。

经过十年
,

有了许多重大的进展
,

有成功经验
,

也有若干失误和教训
。

进入九十年代
,

我们是否有可能经过努力
,

加以系统化
,

形成一整套

社会政策呢 ? 我想大家也会注意到
,

前不久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
,

李鹏总理讲到 t’} \ 五 ”
计

划的时候说
,

我们不但需要有经济发展计划
,

而且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改革 计 划
; 改 革 计

戈J里
,

他又特别提到要形成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

以及住房制度和其它社会和 人 际 关 系的

改革
。

我想大家还会注意到
,

前不久小平同志讲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
,

讲到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
,

同时要注意收入的调节
。

我领会
,

这也就是要求把社会政策问题提到更加突出的议

事 日程上来
。

如果再进一步说
,

九十年代就还有一个关于
“
小康水平

” 的研究问题
。

这里除

了生产水平
、

生活水平
,

即经济发展水平需要有所衡量之外
,

我们社会的各方面发展程度
,

社会的人际关系及各种社会群体的关系
,

社会在运行机制方面的协调程度
、

完善程度
、

成熟

程度
,

是不是也应有所衡量呢 ? 这就也很值得研究了
。

你看儒家经典
,

他们所谓
“
大同

” 、

“
小康

” ,

是各有不 同水平
,

并且各有一套表述的
,

其中就包括不同水平的社会关系
、

人际

关系
。

诸如此类
,

这就意味着
,

进入九十年代
,

我们社会学的研究看来也应当进入一个新的

境界
。

这是从实践需要这一方面来说的
。

而就学科建设方面来说
,

伴随着实践的发展
,

我们

对于中国社会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发展规律的认识
,

对各种综合性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

的认识
,

无论在宏观上和微观上
,

理论上和实践上
,

也无论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
,

无疑都将

大大提高
,

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学科建设的系统化
,

规范化也一定会大大进步
。

顺便说

一下
,

我们的学科建设
,

看来还需要包括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

有分别有步骤地向那些需

要这种知识的一部分干部
,

一部分职工
,

一部分社会工作者
,

等等人们
,

做好适合他们需要

的普及工作
。

恐怕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算是一种科普吧
。

陆学艺 同志告诉我
,

现在不少地

方有社会学会 (但是分布不平衡 )
,

有些学会工作很活跃
,

同社会各界联系很密切
,

受到人

们的欢迎
。

这也说明
,

人民需要社会学
,

社会学的发展对于促进我们社会主义逐步成熟起来

确实是很有关系的
。

最后
,

还是回到开头的主题上来
,

再次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
。

同时表个态
:

我们社会科

学院力量有限
,

水平有限
,

但是有诚心
,

愿意跟费老
、

雷老
,

跟大家
,

通力合作
。

为了中国

社会学的发展
,

应当通力合作
。

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

不要客气
。

我就讲这些
,

谢谢 !

1 9 9 0年 8 月 6 日


